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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職部

實施訓令

堂區團體的牧靈轉變

為推廣教會福傳使命服務

引言

1.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對教會學的反思，以及近數十年社會文化層面上顯著的轉變，

促使不少地方教會重組其堂區團體的牧靈事務。這使教會獲得新體驗、擴闊了共融的領

域，並在牧者們的指導下，得以整合那些以宣揚福音為目標的神恩和召叫，使之更符合

今天福傳上的需要。

教宗方濟各在上任之初，便提及「創意」的重要性。「創意」是指「尋找新的途徑」，

即「尋找最佳的方式來宣揚福音」。就這一點，教宗曾總結說：「教會及《天主教法典》

都給予我們許多可能性和很大的自由來尋找這些新途徑。」 1

2. 就牧靈方向更新為傳教使命而言，以下實施訓令綱要地提及的各種情況，意味著彌足

珍貴的機遇。這訓令邀請所有堂區團體從自身走出去，並為它們提供改革——甚至是結

構性的改革——的工具，使它們以共融和合作、相遇和陪伴、富於慈悲與關愛的方式，

來宣揚福音。

1 教宗方濟各，〈對羅馬的堂區主任司鐸的訓話〉（2013 年 9 月 16 日）：
http://cosarestadelgiorno.wordpress.com/2013/09/16



2

1. 牧靈方向轉變

3. 今日教會蒙召促進新福傳，而牧靈方向上的轉變（La conversione pastorale），就是

「福傳新階段」2 的基本主題之一，因為這轉變能使基督信徒團體一日比一日更成為有助

於人們與基督相遇的聚集點。

為此，教宗曾提出：「如果應該有一些事令人不安，困擾我們良心的，應是這樣的

事實：有那麼多弟兄姊妹經歷不到與耶穌基督為人所帶來的力量、光明和慰藉，沒有信

仰團體的支持，生活上缺乏意義和目標。我希望，大家行事時莫讓怕出錯的心態作主，

卻要怕被關在只有虛假安全感的架構裡，怕被困在只做苛刻判官的規條裡，怕被囚在只

以安全為重的習慣裡，而且耶穌要我們照顧門外一大群饑腸轆轆的人，不厭其煩地說：

『你們自己給他們一些吃的罷』（谷六 37）。」3

4. 因受到這份神聖的不安所驅使，教會「雖忠於其傳統，但仍能深入並生活於各式文化

中。其結果，則是教會本身及各民族的文化內容，益加豐富。」4 福音與文化之間有成果

而具創意的交流，會帶來真正的進步：一方面，天主聖言降生在人類歷史中，使之更新；

另一方面，「教會……可以並正在受惠於人類社會的進步」， 5從而深化基督交託給她的

使命，為更完善地把它向我們的世代表達出來。

5. 教會宣布：聖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們中間」（若一 14）。那樂於與我們同居共

處的天主聖言，已被世上的不同民族接納，並以其取之不盡的富饒，6 啟迪他們去追求更

高尚的事物，譬如對天主的渴求、每個人生命的尊嚴、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對同一個人

類大家庭中的差異給予尊重、以對話作為共同參與的方式、對和平的渴求、以彼此接納

作為兄弟情誼和團結互助的表現，以及負責任地關顧大自然。 7

因此，令人難以想像的是，這訊息竟未傳遍普世，或正逐漸削弱，甚至消失。8 為

使聖言的傳播得以繼續，基督徒團體務必作一個堅持福傳的抉擇，要「足以轉化一切，

2 同樣，《福音的喜樂》宗座勸諭（2013 年 11 月 24 日），287：《宗座公報》105（2013），1136。
3 同上，49：《宗座公報》105（2013），1040。
4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1965 年 12 月 7 日），58：《宗座公報》58
（1966），1079。
5 同上，44：《宗座公報》58（1966），1065。
6 參閱：敘利亞人聖義範（Efrem il Siro），《四福音合參注》（Commenti sul Diatessaron），1，18~19：
SC，121，52~53。
7 教宗方濟各，《願祢受讚頌》通諭（2015 年 5 月 24 日），68：《宗座公報》107（2015），847。
8 參閱：保祿六世，《祂的教會》通諭（1964 年 8 月 6 日）：《宗座公報》56（1964），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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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使教會的習俗、風格、時期、行事曆、語言和架構，都足以成為今日世界福傳的管道，

而不只是為了教會的自我保全。」9

2. 當今環境下的堂區

6. 這種傳教上的轉變必定帶來一些架構上的改革，所觸及的尤其是那蒙召圍繞著聖言與

聖體餐桌的堂區團體。

堂區有悠久的歷史，且自始便在基督徒生活和教會的發展與牧靈工作上扮演着基本

的角色。就這一點，聖保祿的書信已露端倪。保祿所寫的一些章節，都向我們展示出像

家庭教會一樣的小團體，保祿宗徒直接稱之為一個「家」（參閱：羅十六 3~5；格前十六

19~20；斐四 22）。從這些「家庭」，我們能覺察到首批「堂區」的誕生。

7. 自始以來，堂區就是一個對牧靈特定要求的回應，亦即藉著宣揚信仰和舉行聖事，把

福音帶給天主子民。「堂區」（parrocchia）一字的字源就說明了這制度的意義：它是在

衆家庭中的一個家庭，10 而且它符合耶穌基督降生成人的邏輯——祂在信徒團體中生活

和行事，而有形可見的禮儀建築物，正是復活的主在祂子民中間的永久臨在的標記。

8. 然而，以地域來劃分的堂區，今天必須面對我們時代的一個特色：流動性的加增以及

數位文化的興起，擴濶了人的生存空間。的確，一方面，人的生活越來越不被視為只局

限於一個固定不變的範圍，卻發展為「一個多元化的地球村」；另一方面，數位文化以

一種不可逆轉的方式改變了人類對空間的理解，以及人們——尤其是年輕一代——的語言

與行為。

再者，可以很易設想：科技的不斷發展，最終將改變人的思考方式和人對自身和社

交生活的理解。生活的迅速轉變、文化模式的交替、交通的便利，以及訊息交流的速度，

正在改變人類對空間和時間的感覺。

9. 作為一個由信友所組成的生活團體，堂區所置身的處境就是：人對地域的感覺日漸減

弱、人的歸屬地越來越多，而人際關係冒着消失在虛擬世界中的風險，使人對自己與他

人的關係失去承擔與責任感。

10. 今天我們察覺到，這些文化上的改變，以及人與地域在關係上的轉變，藉著聖神的臨

現，正在教會內推動一次由團體共同作出的嶄新的分辨，即「從合一與共融的角度，用

9 《福音的喜樂》宗座勸諭，27：《宗座公報》105（2013），1031。
10 參閱：若望保祿二世，《基督信友平信徒》主教會議後宗座勸諭（1988 年 12 月 30 日），26：《宗座
公報》81（1989），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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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的眼光來看實體界。」11 因此，有迫切的需要動員整個天主子民去接受聖神的邀請，

共同推動與這項教會面容「再年輕化」的過程。

3. 堂區在今日的價值

11. 按照上述的分辨，堂區蒙召去辨別時代的徵兆，好使其服務能更適應信友的需要和時

代的改變。堂區的活力需要更新，好讓堂區能按照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文獻及其後

的教會訓導，重新發現每位受了洗的信友作為耶穌的門徒及福傳者的召叫。

12. 事實上，有先見之明的梵二大公會議的主教們寫道：「照顧人靈時，該常有傳教精神。」
12 聖若望保祿二世所指出的，也與此訓導如出一轍：「堂區可以許多其他的形式來加以

完善和整合，但它卻常是教會可見架構中最為重要且不可或缺的有機組織」，「使福傳

成為所有牧靈行動的樞紐，以及一項最優先、最重要和要特殊地看待的迫切需求。」13 本

篤十六世便曾教導過：「堂區是一座燈塔，發射信仰之光，從而滿足人心最深層次而又

最真誠的渴望，並為人的生命以及家庭生活賦予意義和希望。」 14 最後，教宗方濟各曾

提到：「堂區藉著它所有的活動來鼓勵和培訓它的成員成為福傳者。」 15

13. 基督徒團體臨在世上，是以傳教作為重點。16 為了促進此種臨在，要重新考慮的不

僅是一種嶄新的堂區經驗，而且也要考慮堂區司鐸們的職務和使命，讓他們與平信徒攜

手合作，履行那作為「世界的鹽與光」（參閱：瑪五 13~14）以及「燈台上的燈」（參閱：

谷四 21）的任務，藉此展現出一個福傳團體的面貌，它能夠正確地解讀時代的標記，為

福音生活作言行一致的見證。

14. 由此可見，在聆聽聖神的同時，也需要產生新的標記：堂區不再像以往一樣，是人們

聚集和社交的首要地點，卻奉召在慣常的活動之外尋找別的模式，讓人彼此來往接觸。

這任務不應視為一個負擔，而是要以熱情來接受的一項挑戰。

11 教宗方濟各，〈公開接見〉(2019 年 6 月 12 日）：《羅馬觀察報》134（2019 年 6 月 13 日），1。
12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主教在教會內牧靈職務》法令（1965 年 10 月 28 日），30：《宗座公報》
58（1966），688。
13 若望保祿二世，〈致聖職部大會與會者的講話〉（1984 年 10 月 20 日），3 和 4：《訓導》（Insegnamenti）
VII/2（1984），984 和 985；參閱：同樣，《論我們時代的教理講授》宗座勸諭（1979 年 10 月 16 日），
67：《宗座公報》71（1979），1332。
14 本篤十六世，〈往羅馬的瑪利亞福傳之母（Santa Maria dell’Evangelizzazione）堂區作牧靈探訪時的講
道〉（2006 年 12 月 10 日）：《訓導》（Insegnamenti）II/2（2006），795。
15 《福音的喜樂》宗座勸諭，28：《宗座公報》105（2013），1032。
16 參閱：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4：《宗座公報》58（1966），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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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主的門徒們追隨他們的師傅，在聖人與眾牧者受教的學校，有時還要透過痛苦的經

驗，學會如何期待天主的時機與方法，以滋養信心，確信天主常臨在人間，直到歷史的

終結，而維持教會生命的搏動心臟的聖神，必定會把四散於世界各地的天主子女聚集起

來。因此，基督徒團體切勿懼怕去開展和參與有不同文化共存的地區之中的各種進程，

因為基督的門徒深信，「凡屬於人類的種種，在【他們的】心靈內，莫不有所反映。」17

4. 福傳使命作為更新的指導原則

16. 在上述正發生的轉變中，儘管堂區勇於全情投入，有時仍難於充分地回應信友很多不

同的期望，尤其考慮到團體中有多種不同的類型。18 的確，堂區的特性就是要在每個人

的日常生活中扎根。然而，尤其在今天，「地域」（ il territorio）不再只是一個有界限的

地理空間，而是由每個人與他人之間的種種關係、彼此間的服務，以及種種悠久傳統所

組成的生活環境。教會在團體中要面對的挑戰，就是這種「現實生活的地域」（ territorio 

esistenziale）。往往，正是堂區教友不再把堂區理解為一個局限的四周環境，於是這種模

式便越顯得過時，猶如使人只緬懷過去，而不是滿心鼓舞地邁向未來，勇往直前。 19 另

一方面，需要指出的是，法典對堂區所要求的地域原則，在法理上仍然生效。 20

17. 再者，單單重複著一些與人的現實生活脫節的活動，是徒然掙扎求存的嘗試，而且常

會受到大衆冷待。堂區假若活不出福傳所特有的靈性活力，便會陷入畫地自限和墨守成

規的危險，只提出一些或許只適合一小撮人的空洞經驗，卻已毫無福傳味道和傳教力量。

18. 福傳的革新要求新的關注點以及多元化的牧靈方案，使天主聖言和聖事生活能夠以切

合每個人生活狀況的方式觸及每個人。事實上，時至今日，人們所加入的基督徒團體已

越來越少與其出生或成長的地方有關，反而是偏向自己所選擇的團體， 21 一個事實上由

眾多肢體組成、各人都為了整體的利益而工作的團體（參閱：格前十二 12~27），在那裡

信友對天主子民會有更為寬廣的經驗。

19. 堂區團體，除了按地域和歸屬理由而選定以外，更是在傳教動力之下，教會福傳使命

得以實現、各項聖事得以舉行和愛德得以實踐的地方。這份動力不僅屬於牧靈行動的本

質，更成為堂區團體真實性的評核標準。在邊緣化以及孤獨的情況時有出現的這個時代，

17 同上，1：《宗座公報》58（1966），1025~1026。
18 參閱：《福音的喜樂》宗座勸諭，72~73：《宗座公報》105（2013），1050~1051。
19 參閱：世界主教會議，第十五屆常務會議全體大會（2018 年 10 月 3~28 日），《青年、信德與聖召辨
明》總結文件，129：「在此環境下，要是僅以地域界線 來劃定堂區的活動範圍，且未能吸引信友參與

推行堂區各種各樣的項目，特別是吸引青年人的參與，那麼堂區將會停滯不前、行事因循守舊，這都是

不能接受和令人憂慮的情況。」《羅馬觀察報》247，2018 年 10 月 29~30 日，10。
20 參閱：如見《天主教法典》，102 條；1015~1016 條；1108 條 1 項。
21 參閱：《基督信友平信徒》宗座勸諭，25：《宗座公報》81（1989），436~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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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區團體奉召透過手足情誼，凸顯出對新類型貧窮的關注，從而成為基督與人們同居共

處的活力標記。

20. 基於以上所述，我們需要辨認出一些角度，讓我們能以傳教作為軸心，來更新「傳統

的」堂區架構。這就是我們欲達到的牧靈方向轉變的核心。這轉變必須觸及天主聖言的

宣講、聖事生活和愛德見證，換言之，要觸及那些堂區在其內成長及與堂區所相信的奧

蹟相符的必要範疇。

21. 在閱讀《宗徒大事錄》的時候，我們察覺到天主聖言的主要角色——它是使人心悔改

的內在力量。聖言是滋養主的門徒們的食糧，使他們在人生的各種際遇中成為福音的見

證人。聖經擁有先知的威力，使聖言常顯活力。因此，堂區要以各種不同的宣講方式來

教導信友如何閱讀及默想天主聖言，22 並採用種種清晣和容易理解的傳播方式，按照萬

古常新的初傳（kerigma）見證，把主耶穌的生平敍述出來。23

22. 此外，感恩奧蹟的慶典就是「整個基督徒生活的泉源與高峰」， 24 因此它是建構堂

區團體的重要時刻。在這慶典中，教會意識到她自己名字的意義：一個被召集在一起，

來讚美、祈求、代禱，以及感謝天主的子民。透過慶祝感恩祭，基督徒團體迎接那被釘

死且已復活的主活生生的臨現，同時接受祂整個救恩奧蹟的宣講。

23. 因此，教會覺察到有需要重新發掘「基督徒入門聖事」。這些聖事孕育新生命，因為

它們是置身於天主的生命奧蹟當中。事實上，這是一個持續不斷的旅程，而且不僅與禮

儀慶典或其他事件有關，因為，首要而言，「基督徒入門」並非取決於滿全一個「過渡

儀式」，而是獨特地取決於持之以恆地追隨基督這一角度。由此來看，建立一些真正觸

碰到人生的釋奧過程是會有幫助的。25 教理講授本身就在於不斷地宣講基督的奧蹟，為

透過已領洗者與生命之主的親身相遇，使基督在他們心中逐漸成長，為「達到（基督）

圓滿年齡的程度」。（參閱：弗四 13）

正如教宗方濟各提及，我們需要注意「兩個可使我們誤入歧途的錯誤成聖觀念：玄

識論（gnosticism）與白拉奇論（pelagianism）。這兩個異端源於初期教會，但時至今日

依然影響我們」。26 玄識論是一種抽象的信仰，只講求理智，由遠離現實生活的知識所

構成；至於白拉奇論，則誘導人們只依靠其自身的力量，完全無視聖神的工作。

22 參閱：《福音的喜樂》宗座勸諭，174：《宗座公報》105（2013），1093。
23 參閱：同上，164~165：《宗座公報》105（2013），1088~1089。
24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教會憲章》（1964 年 11 月 21 日），11：《宗座公報》57（1965），15。
25 參閱：《福音的喜樂》宗座勸諭，166~167：《宗座公報》105（2013），1089~1090。
26 教宗方濟各，《你們要歡喜踴躍》宗座勸諭（2018 年 3 月 19 日），35：《宗座公報》110（2018），
1120。有關玄識論與白拉奇論，教宗方濟各的說話值得我們繼續聆聽：「此俗化由兩種方式所推動，兩
者深入地相輔相成：其一是玄識論的吸引力，即一種純粹主觀的信念，持此信念的人的唯一興趣就是某

一種特定的經驗，或一套想法和一些資訊，他們以為能讓人得到慰藉和啟發，但最終人被困在自己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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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藉著天主的行動與人的行動之間玄妙的交織，男女信徒在一個能夠產生信任與希望的

人際關係網絡中，透過能使人置信的生活見證，使福傳得以實現。對人冷漠、自我封閉，

以及排斥別人，常是現今時代的特色；在這樣的時代，重新發掘手足情誼是十分重要的，

因為福傳與各種人際關係的優劣是緊密地聯繫着的。27 耶穌敦促我們要「划到深處去」

（路五 4），因此基督徒團體就把主的話套用到自己身上，堅信既然主邀請我們撒網，我

們就保證有「豐盛的收獲」。28

25. 「相遇文化」（cultura dell’incontro）正是促進對話、團結互助，以及向所有人保持

開放，同時凸顯出：應以人（persona）為中心。因此，堂區必須成為一個有利於人們彼

此相聚以及有助發展持久人際關係的「地方」，從而讓每個人都有一份歸屬感以及被接

納的感受。

26. 堂區團體要發展出一套真正的「陪伴藝術」（arte della vicinanza）。只要這套藝術得

以扎根，那麼堂區便能夠真正地成為克服孤獨感的地方，畢竟孤獨感影響著許多人的生

活；堂區也可真正地成為一個「招呼旅途上口渴者飲水，使他們能繼續前進的聖所，以

及不斷外展的傳教中心。」29

5. 「團體中一個有如大家庭的團體」：

包容、福傳和關注窮人的堂區

27. 教會的傳教與福傳行動的主體始終是整個天主子民。《天主教法典》強調，堂區並不

是一座建築物，也不是一套架構，卻是一個具體的信友團體，而堂區主任司鐸就是其本

有牧者。30 就這一點，教宗方濟各曾提及「堂區是教會在一個地域內的臨在，一個造就

聆聽天主聖言、基督徒的生命成長、交談、宣講、愛德外展、欽崇和慶祝」的環境；教

宗也確認，堂區是「團體中一個有如大家庭的團體」 31。

法和感受裡。另一種是自大的普羅米修斯的新白拉奇論（promethean neopelagianism），有這樣想法的人，
最終只相信自己的能力，又自命不凡，或許因他們遵守特定的規條，或許因他們頑強地執著天主教教會

某種過時的生活方式」 :《福音的喜樂》，94：《宗座公報》105（2013），1059~1060；參閱：信理部，

《依照天主的計劃》（Placuit Deo）信函（2018 年 2 月 22 日）：《宗座公報》110（2018），429。
27 參閱：《致迪奧尼多書》（Carta a Dioneto）V，1~10：《宗徒時代的教父們》（Patres Apostolici），
馮克（F.X. Funk）編，卷一，杜賓根，1901，398。
28 參閱：若望保祿二世，《新千年的開始》宗座書函（2001 年 1 月 6 日），1：《宗座公報》93（2001），
266。
29 《福音的喜樂》宗座勸諭，28：《宗座公報》105（2013），1032。
30 參閱：《天主教法典》515；518；519 條。
31 《福音的喜樂》宗座勸諭，28：《宗座公報》105（2013），1031~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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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堂區內的不同組成部分都蒙召邁向共融和團結。只要每個人都明認其固有的互補性並

以之為團體服務，那麼，一方面，能使人看到堂區主任司鐸以及輔助他牧職的司鐸的職

務圓滿實現；另一方面，執事、度獻身生活者，以及平信徒的各種神恩所具有的獨特性

也能凸顯出來，因為每個人都為建設同一奧體而努力。（參閱：格前十二 12）

29. 由此可見，堂區是一個蒙聖神召叫，為宣講天主聖言和在聖洗池讓新子女得以重生的

團體；這團體由它的牧者舉行紀念主的苦難、死亡與復活的慶典，以愛德為信仰作見證，

並活在一種恆常地傳教的狀態之中，為使沒有人會錯過那賜予人生命的救恩訊息。

就這一點，教宗方濟各這樣說過：「堂區並不是落伍受淘汰的機構；正因為它有強

大的靈活性，它的架構可以預設幾種不同的小組，按照牧者和團體的開放度及傳教創意

而採取不同的活動方式。當然，堂區並不是福傳的唯一機構，如果它具備自我更新和不

斷調適的能力，教會便繼續『生活在其子女們的家中』。這預設堂區確實和家庭以及百

姓的生活相連，它沒有成為一個與人脫節的無用結構，或由一小撮孤芳自賞的特選者所

組成的團體。……可是，我們必須承認，重新檢討和更新堂區這號召還沒有結出足夠的

果實，使堂區更接近人群，使之成為活生生的共融和參與的環境，和完全以傳教為重的

團體。」32

30. 「朝聖地的靈修和教會團體風格」，對堂區而言，並不陌生。朝聖地是名副其實的「傳

教的前哨」，具備令人賓至如歸、使人恢復靈性活力的祈禱與靜默氣氛，以及舉行和好

聖事和關顧窮人等特質。不同堂區團體前往各朝聖地的朝聖之旅，都是寶貴的方法來使

堂區團體在弟兄的共融中成長，以及在賦歸後使自己日常生活的地方對他人更為開放和

更富於款待精神。33

31. 從這角度來看，我們認為，朝聖地所擁有的這些特質與服務，堂區也應該類比地具備。

對許多信友來說，堂區代表著的，是他們所渴求的探討內心世界的目的地，以及他們與

基督慈悲的面容和好客的教會相遇的地方。

在朝聖地，信友能夠重新發現那「聖者的傅油」（若一書二 20），即他們自己藉

洗禮而接受的祝聖。在這些地方，人們學習在禮儀中虔誠地慶祝天主臨在於祂子民當中

的奧蹟、每位已受洗者的福傳使命的美妙，以及在生活環境中踐行愛德的召叫。 34

32. 「朝聖地」是對所有人開放的，而堂區也蒙召去接觸每個人，無一例外。這提醒堂區，

窮人與邊緣人士在教會的心中應常占的優先位置。正如本篤十六世曾說過：「窮人是福

32 同上。
33 參閱：教宗方濟各，《生活的基督》主教會議後宗座勸諭（2019 年 3 月 25 日），238，梵蒂岡，2019。
34 參閱：同樣，《慈悲的面容》詔書（2015 年 4 月 11 日），3：《宗座公報》107（2015），40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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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優先的領受者。」35 至於教宗方濟各，他曾寫道：「福音新傳是一項邀請，要我們認

同窮人生命中的救恩力量，並把他們放在教會朝聖之旅的中心。我們蒙召在窮人內找到

基督、聲援他們的事跡，而且成為他們的朋友，聆聽他們，為他們發言，為擁抱奧妙的

智慧，這智慧是天主願意藉著他們與我們分享的。」 36

33. 很多時，堂區團體就是窮人與教會親身相遇會面的第一個地點。尤其是司鐸們、執事

們，以及度獻身生活者，會因弟兄姊妹們「受創傷的軀體」37 而動了憐憫的心，在他們

患病時探望他們，支援那些失業的人和家庭，以及向那些有需要的人敞開大門。藉著關

注社會最卑微的人，堂區團體向貧窮人福傳，同時讓自己接受窮人的福傳，由此重新發

現福音宣講在不同範疇所涉及的社會關懷，38 同時不要忘記愛德這「至高之律」——我

們將按此而受審判。39

6. 從人的轉變到架構的轉變

34. 在這次更新和架構重組的過程中，堂區務須在各種事務上，避免以官僚作風過度地組

織活動，以及避免在提供服務上，只表達着一種自我保存的準則，卻無法表達出福傳的

動力。40

教宗方濟各以他慣常勇於宣講的口吻，引用聖保祿六世，指出：「教會須深入地反

省自己的良知，默想自己作為一個獨有的奧蹟。……有些教會的架構可能成為福傳的障

礙；即使架構優良，也當為它注入生命活力、支援它，並對它加以評估，惟有這樣，架

構才有用。若欠缺了新的生命和真正的福傳精神，若無教會『對其召叫的忠誠』，任何

新架構都會很快失效。」41

35 本篤十六世，〈致巴西所有主教的講話〉（Discorso ai Vescovi del Brasile）（2007 年 5 月 11 日），3：
《訓導》（ Insegnamenti）III/1（2007），826。
36 《福音的喜樂》，198：《宗座公報》105（2013），1103。
37 參閱：教宗方濟各，〈在聖瑪爾大之家的每日默想〉（Meditazione quotidiana a S. Marta）（2017 年 10
月 30 日）。
38 參閱：《福音的喜樂》宗座勸諭，186~216：《宗座公報》105（2013），1098~1109。
39 參閱：《你們要歡喜踴躍》宗座勸諭，95~99：《宗座公報》110（2018），1137~1138。
40 參閱：《福音的喜樂》宗座勸諭，27：《宗座公報》105（2013），1031；同上，189：《宗座公報》
105（2013），1099：「改變結構而不裝載新信念和新態度，只註定失敗， 同樣的結構早晚還是會成為

貪污、壓迫他人和失去成效。」
41 同上，26：《宗座公報》105（2013），1030~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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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堂區在架構上所應作出的轉變，要求上層在觀念上的改變和內在更新，這為那些蒙召

肩負牧靈領導責任的人是責無旁貸的。牧者們，尤其是堂區主任司鐸——「主教的重要

助手」，42 為了忠於基督的命令，務必察覺到要以傳教精神來革新牧靈工作的迫切性。

36. 每位牧者都不應忘記，基於基督徒團體與其歷史及與其成員之間情誼上的聯繫，天主

子民的信仰與家族和團體的背景是有關連的。很多時，神聖地點會喚起人對祖先的人生

歷程上重要時刻的回憶，以及使人緬懷那些標誌着個人及家族人生歷程的人物及事件。

為避免心理上的創傷，有彈性和逐步地進行堂區團體的重組──有時教區團體的重組亦

然──是重要的。

教宗方濟各在談及羅馬教廷的改革時，就曾強調漸進的行動「是分辨工夫帶來的成

果，這不可或缺的分辨意味着要有歷史上的過程、時機和步驟、查證、改正、嘗試，以

及『試行』（ad experimentum）的批准。因此，在這些情況下，這做法並不能視為優柔

寡斷，而是為達到真正的改革所必需的彈性。」43 問題在於要小心謹慎，不能「揠苗助

長」，草草了事，只提出一些籠統的標準，「紙上空談」，卻不顧及那些活在某一地域

內的具體人物。的確，每個方案必須考慮到該團體的現實生活處境，落實執行時不應帶

來創傷，而且要有執行方案前必需的諮詢階段、逐步執行的階段，以及完成的階段。

37. 當然，這樣的革新所涉及的不僅是堂區主任司鐸，也不能夠由上而下地強制，把天主

子民拒之門外。要進行這次在各種架構上的牧靈方向轉變，表示我們要意識到，「信友

們——天主的神聖子民，是接受了聖神恩寵的傅抺；因此，在反省、思考、檢討，以及

作分辨的時候，我們務須非常留意這傅油的恩效。無論何時，作為教會、作為牧者、作

為度獻身生活者，假如我們忘記了這明確的事實，我們便是走錯了方向。每當我們想要

排擠和取代、噤聲、徹底摧毀、不理不睬或把具有不同特色的整個天主子民縮減為一些

小撮人士的時候，我們所建立的團體、牧靈計畫、神學重點、靈修以及架構都是沒有根

基的、沒有歷史的、沒有面容的、沒有記憶的、沒有血肉的，甚至可以說，是沒有生命

的。就在我們把自己從天主子民的生命中抽離出來的一剎那，我們便墜入荒蕪之地，敗

壞了教會的本性。」44

42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主教在教會內牧靈職務》法令，30：《宗座公報》58（1966），688。
43 教宗方濟各，〈向羅馬教廷致以聖誕問候講話〉（Presentazione degli Auguri Natalizi alla Curia Romana）
（2016 年 12 月 22 日）：《宗座公報》109（2017），44。
44 同上，《致往智利朝聖的天主子民書》（Carta al Pueblo de Diós que peregrina en Chile）（2018 年 5
月 31 日 ） ：

http://www.vatican.va/content/francesco/es/letters/2018/documents/papa-francesco_20180531_lettera-popolod
idio-cil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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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這種意義，由聖神所推動的轉變，並非靠聖職人員獨力推行，反之，在這次牧靈

方向轉變中，組成整個天主子民的不同部分都參與其事。45 因此，我們需要「有意識且

清晰地尋求共融和參與的空間，讓整個天主子民的傅油恩效以具體的方式展現出來。」46

38. 故此，很明顯的，現在是克服堂區自我封閉的觀念和「牧靈服務聖職化」的大好時機。

要認真看待天主子民具有「天主兒女的地位與自由和天主聖神住在他們心中如在聖殿」47

的事實，我們就有迫切的需要去促進不同的做法和模式，讓每個領了洗的人，藉著聖神

的恩賜以及自己所領受的神恩，與堂區的其他團體，或與教區的總體牧靈事務，保持有

組織的共融，從而成為福傳的積極主角。事實上，由於教會並不僅是聖統，而是由整個

天主子民所組成，因此整個基督徒團體都有責任肩負傳教的使命。

39. 讓這動態保持活力，讓每個已領洗的人發現自己就是福傳的積極主角，是牧者們的任

務。經常保持着持續進修48的司鐸團體，應明智地運用分辨技巧，使堂區在其生活上能辨

認出各種不同的召叫和職務，從而使自身成長和日臻成熟。因此，一位司鐸，身為天主

子民的一員和託付給他的天主子民的僕人，斷不能取代天主的子民。堂區團體是有資格

去倡議不同類型的職務、信仰宣講和愛德見證。

40. 主要是仗賴聖神──聖父及聖子白白給予教會的恩賜（dono gratuito），信友才能有

深度地活出不求回報的精神，如同耶穌所教導的：「你們白白得來的，也要白白分施」

（瑪十 8）。聖神曾教導門徒們如何以慷慨大方的態度為人服務，如何成為眾人的恩賜（參

閱：若十三 14~15），如何要優先地關顧窮人。由此可見的其中一點就是：聖事生活絕對

不能成為一種「交易」，更不能予人印象，以為舉行聖事，尤其至聖聖體聖事以及其他

職務，好比是要收費的。

牧者既以慷慨無償之情為羊群服務，而在另一方面，也有義務培訓信友，使團體的

每個成員都感受到，在堂區需要成立的各種互助和關懷事工上，他們要負起一些責任和

直接參與，以支援教會的種種需要，好讓堂區能自由並有成效地履行其本有的牧靈服務。

41. 作為福傳的動力中心，堂區奉召去履行的使命涉及整個天主子民的不同部分：司鐸、

執事、度獻身生活者與平信徒，按其神恩，各司其職。

45 參閱：同上。
46 同上。
47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教會憲章》，9：《宗座公報》57（1965），13。
48 參閱：聖職部，《司鐸聖召的禮物——司鐸培育基本方案》（2016 年 12 月 8 日），80~88，梵蒂岡，
2016 年，37~4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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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堂區及教區其他內部重新劃分

42. 所以，堂區團體按傳教使命的意義的在牧靈方向上的轉變，是透過一些架構循序漸進

的更新來成形和表達出來，而分擔（affidamento）及參與牧靈工作的方式也因此多元化，

涉及全體天主子民。

43. 除了現行的《天主教法典》的詞彙──堂區和總鐸區──以外， 49 也借用了教會訓

導文憲數十年以來，就教區地域內部劃分所補充的用語，50 如「牧靈單位」（unità pastorale）

和「牧靈區」（zona pastorale）等的新用語。這些名稱實際上界定了教區牧靈上的組織，

表達出信友與地域間的一種新關係。

44. 就「牧靈單位」（unità pastorale）和「牧靈區」（zona pastorale）這些新字眼而言，

當然沒有人會以為單以新的用語來稱呼現存的事物，眼前的眾多問題就能解決。一個更

新過程的核心，不在於被動地接受、支持和順隨改變，卻在於今時今日，透過激發基督

徒團體各個組成部分共有的福傳聖召，揀選出種種架構，為更有成效地為天主子民提供

牧靈服務，而親近信友就是一個「關鍵因素」。

45. 從這角度來看，教律明顯地指出，每個教區應劃分為不同屬地部分， 51 使之有可能

相繼地結合為教區與個別堂區之間的中層架構。基於各教區的大小及其具體的牧靈實

況，堂區可按多種不同的模式組合起來。52

在這些堂區組合的核心發揮着活力和產生作用的，就是教會的共融幅度。要特別注

意所涉及的具體地域，因此，在組合時要盡量考慮當地的居民是否同類、他們的風俗習

慣及共通特點，以便促進堂區主任與其他牧靈工作者之間的緊密聯繫。 53

7a.  如何設立堂區組合

46. 首先，在著手設立堂區組合之前，主教必須遵照教律的規定，並依據教會內主教和諮

議會成員按不同名義所分擔的共負責任制度，就此事諮詢司鐸諮議會。 54

49 參閱：同上，第 374 條 2 項；參閱：主教部，《宗徒的繼承人》主教牧靈職務指南（2004 年 2 月 22
日），217：《梵蒂岡手冊》（Enchiridion Vaticanum）22（2003~2004），2110。
50 參閱：《天主教法典》，第 374 條 1 項。
51 參閱：《天主教法典》，第 374 條 1 項。
52 參閱：同上，第 374 條 2 項。
53 參閱：《宗徒的繼承人》主教牧靈職務指南，218：《梵蒂岡手冊》（Enchiridion Vaticanum）22，
（2003~2004），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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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首先，幾個堂區可以按一種簡單的「聯盟」方式（forma federativa）組合，為使相關

的堂區能保留其個別的獨特身分。

然而，根據教律，在為鄰近的堂區設立任何種類的組合時，必須尊重教會普通法

（diritto universale）為堂區作為法人所釐定的基本元素。這些元素是主教也不得豁免的。
55 因此，他必須為他後來要廢除的每個堂區發出個別法令，並附上相關理由。 56

48. 因此，基於前述，設立堂區組合，以及設立或廢除堂區，必須由教區主教根據教律的

規定，透過合併（ incorporazione）來執行，也就是讓一個堂區融入另一個堂區，被其吸

納，從而喪失其原本的個體性及其法人身分；或者，透過真正的合併（ fusione），形成

一個全新而獨特的堂區，從而廢除那些現存的堂區及其法人身分；最後，把一個堂區團

體分為（divisione）數個獨立的堂區，亦即設立幾個新的堂區（ex novo）。57

再者，當直接牽涉到一個特定堂區時，因廢止性的合併（unione estintiva）而將之

廢除是合法的。然而，下列情況並不算是充分的理由，如：僅因教區聖職人員的不足、

基於教區的整體財務狀況，或基於團體其他短期內能夠扭轉的狀況（如：穩定的教友人

數、堂區經濟上未能自給自足、市區基於重建計畫所帶來的變化等）。此等處理方式的

合法條件，必須基於直接地和在組織上觸及相關的堂區團體，而不是從概括的、理論性

的或者「原則性」（di principio）的角度來考慮。

49. 有關堂區的設立和廢除，切記每項決定都必須透過書面的正式法令來執行。58 因此，

為了總體地重組整個教區、教區的一部分，或數個堂區，而透通過一個單一的規範性公

報、一般性法令或特別法作為唯一措施來執行，應被視為不符合教律。

50. 特別在廢除堂區的情況下，法令必須引證具體的情況，清楚地指出，是甚麼原因導致

主教作此決定。因此，必須具體地指出原因，僅籠統地以「人靈的裨益」為理由是遠遠

不足夠的。

最後，在廢除一個堂區時，主教也應按教律的相關守則，分配或轉移其財產；59 主

教也需要確保被解散的堂區的聖堂繼續開放予信友，但在聽取司鐸諮議會意見後，60 基

於嚴重理由而採取相反措施，不在此限。

54 參閱：《天主教法典》，第 515 條 2 項。
55 參閱：同上，第 86 條。
56 參閱：同上，第 120 條 1 項。
57 參閱：同上，第 121~122 條；《宗徒的繼承人》主教牧靈職務指南，214：《梵蒂岡手冊》（Enchiridion 
Vaticanum）22（2003~2004），2099。
58 參閱：《天主教法典》，第 5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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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一個與成立堂區組合或可能廢除堂區相關的議題，就是有時候需要把一間聖堂改為俗

世而不卑污的用途（uso profano non indecoroso）；61 按《天主教法典》的規定，教區主

教必須在諮詢司鐸諮議會後才有權作此決定。62

一般來說，即使是教區聖職人員人數的下降、堂區的人口減少，以及教區財政緊絀，

也不是頒行此等改變聖堂用途法令的合法理由。然而，當聖堂建築已陷入無從用作敬禮

天主的狀況，並且亦無可能修復，則可依據教會法將之改為世俗而不卑污的用途。

7b.  總鐸區

52. 首先，需要記得「為藉共同的行動推行牧靈工作，教區主教可聯合幾個臨近的堂區成

為特別的組合，如總鐸區即是」； 63 不同地方冠以不同的名稱，如「 decanati」或

「arcipreture」——中譯統稱「總鐸區」，或稱作「牧靈區」（zone pastorali）或「牧區」

（prefetture）。 64

53. 總鐸不必是某特定堂區的堂區主任， 65 而且，為了實現設立總鐸區的目的，總鐸的

主要職責是「推動並協調總鐸區內的共同牧靈活動」，66 如此，便不致於使總鐸區淪為

一個純粹形式上的架構。此外，總鐸「應按教區主教的指示，巡視本總鐸區內的堂區。」
67 為了使總鐸能夠更完善地履行其職責以及進一步推動堂區之間的共同活動，教區主教

可按具體情況把其他被視為適當的權力（facoltà）授予他。

7c.  牧靈單位

59 參閱：同上，第 120~123 條。
60 參閱：同上，第 500 條 2 項及第 1222 條 2 項。
61 參閱：宗座文化委員會，《教會棄用及重用聖堂之指引》（La dismissione e il riuso ecclesiale di chiese. 
Linee guida）（2018 年 12 月 17 日）：
http://www.cultura.va/content/cultura/it/pub/documenti/decommissioning.html。
62 參閱：《天主教法典》，第 1222 條 2 項。
63 同上，第 374 條 2 項。
64 參閱：《宗徒的繼承人》主教牧靈職務指南，217：《梵蒂岡手冊》（Enchiridion Vaticanum）22（2003~2004），
2110。
65 參閱：《天主教法典》，第 554 條 1 項。
66 同上，第 555 條 1 項 1°。
67 同上，第 555 條 4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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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因應類似的目的，在有需要時，由於總鐸區的地域寬廣或信友人數衆多，為更促進鄰

近堂區之間有組織性的合作，在聽取司鐸諮議會的意見，68 並經考慮一些具體的準則後，

主教也可頒布法令，把總鐸區內的一些堂區固定而且制度化地組合起來。 69

55. 首先，宜將這些組合（稱為「牧靈單位」：unità pastorali）70 盡可能按同類的形式規

劃，也可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考慮，使真正整體的或被整合的牧靈工作，從傳教使命的角

度來看，得以實現。71

56. 此外，這組合中的每個堂區都必須交託給一位堂區主任來牧養堂區內所有的團體，甚

或由一組司鐸來共同（ in solidum）牧養。72 或者，當主教認為合適時，這堂區組合也可

交託給同一位堂區主任。73

57. 在各情況下，也要給予司鐸們應有的關注；往往他們盡忠職守，獲堂區不同團體的認

同。此外，也要顧及信友們的福祉，他們對自己的牧者既有情誼也心懷感激。因此，在

建立堂區組合時，教區主教不應藉同一法令，在將多個組合在一起的堂區委託給一位堂

區主任的同時，74 又將仍然在任的堂區主任75自動調任為堂區副主任，或實際上（di fatto）

免除他們的職務。

58. 在這些情況下，除非是把牧靈職務交託給一小組司鐸共同負責（ in solidum），否則

教區主教有權按個別情況，釐定此堂區組合的主任（sacerdote moderatore）的職能，以及

他與這組合（牧靈單位：unità pastorale）的總鐸的關係。76

59.  一旦堂區組合按教律成立——無論是總鐸區抑或是「牧靈單位」——主教應根據

情況決定其中的個別堂區會否成立本身的堂區牧靈委員會，77 抑或更合適把有關事務交

託予一個由所有相關（堂區）團體所組成的聯合牧靈委員會。無論如何，由於組成這組

合的個別堂區仍保留其法人身分和法律能力，故此應各自保留其經濟委員會。 78

68 參閱：同上，第 500 條 2 項。
69 參閱：宗座移民與觀光牧靈委員會，《基督對移民的愛》（Erga migrantes caritas Christi）（2004 年 5
月 3 日），95：《梵蒂岡手冊》（Enchiridion Vaticanum）22（2003~2004），2548。
70 參閱：《宗徒的繼承人》主教牧靈職務指南，215，（2）：《梵蒂岡手冊》（Enchiridion Vaticanum）
22（2003~2004），2104。
71 參閱：同上。
72 參閱：《天主教法典》，第 517 條 1 項。
73 參閱：同上，第 526 條 1 項。
74 參閱：同上。
75 參閱：同上，第 522 條。
76 參閱：同上，第 553~555 條。
77 參閱：同上，第 536 條。
78 參閱：同上，第 53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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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為了提昇整體的福傳行動以及更有成果的牧靈工作，宜為組合的堂區之間，成立特定

範疇（如：教理講授、愛德行動、青年牧靈或家庭牧靈的共同牧靈服務，讓天主子民的

所有組成部分——聖職人員、度獻身生活者及平信徒，共同參與。

7d.   牧靈區

61. 既然數個「牧靈單位」能夠組成一個總鐸區，那麼，同樣地，尤其在幅員遼闊的教區

中，在諮詢過司鐸諮議會後，79 主教可以把數個總鐸區組合為「區域」（distretti）或「牧

靈區」（zone pastorali），80 由一位在該地區擁有行政職權（potestà esecutiva ordinaria），

以教區主教名義作牧靈管理的主教代表81來領導，而且隸屬他並與他保持着共融。該主教

代表也可按個別情況，獲主教授予特別的權力。

8. 分擔堂區團體牧靈的通常及特殊方式

62. 首先，與主教保持著共融的堂區主任與其他司鐸，因其所擔任的牧者職務，對堂區團

體而言，實為一個基本的參照點。82 堂區主任及司鐸團，在善度團體生活和培養司鐸間

手足情誼的同時，為堂區團體舉行聖事慶典，並與它一起蒙召組織堂區，使之成為共融

的有效標記。83

63. 就司鐸們在堂區團體中的臨在和使命而言，團體生活尤其值得一提； 84 它是《天主

教法典》第 280 條所推薦的，即使它對教區聖職人員來說並非強制性。在這方面，聖職

79 參閱：同上，第 500 條 2 項。
80 參閱：《宗徒的繼承人》主教牧靈職務指南，219：《梵蒂岡手冊》（Enchiridion Vaticanum）22（2003~2004），
2117。為避免混淆，應把「牧靈總區」（zone pastorali）這稱呼只保留予此類組合。
81 參閱：《天主教法典》，第 134 條 1 項及第 476 條。
82 切記：（一）凡提及「教區主教」的，也適用於其他在法律上與他身分相等的人；（二）凡提及堂區

及堂區主任的，對準堂區（quasi-parrocchia）及準堂區主任（quasi-parroco）同樣有效；（三）就平信徒
所言的，也適用於獻身生活團體和使徒生活團（Società di vita apostolica）中的非聖職成員，除非文中有
明確特別提及平信徒的本質；（四）「主任」（moderator）一詞，按《天主教法典》的訓示，在不同語
境下，有不同意思。
83 參閱：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教會憲章》，26：《宗座公報》57（1965），31~32。
84 參閱：《司鐸聖召的禮物——司鐸培育基本方案》，83；88e，37；3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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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要謹記共融精神、祈禱，以及共同牧靈行動有十分重要的價值， 85 為使他們之間聖

事性的手足情誼能成為更有效的見證，86 並使他們的福傳行動更有成效。

64. 當司鐸團嘗試度團體生活，他們的司鐸身分便鞏固起來，對物質生活的顧慮會減低，

而個人主義的誘惑會被深厚的人際關係所取代。司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共同祈禱、反省

分享，以及一同學習，能夠對司鐸日常生活的靈修培育有莫大的幫助。

無論如何，主教宜按其分辨力，盡其所能，在把一個堂區或堂區組合交託給一些司

鐸，邀請他們慷慨地接受新的牧靈使命和過一種團體生活時，要考慮到他們在人性和靈

性上的相似程度。87

65. 在某些情況下，尤其在那些沒有教律法定住所傳統或習慣的地方，或基於某種原因，

暫時沒有該法定住所作為司鐸的居所時，可能會發生的就是，他們回到其本家與家人同

住，那裡正是他們最先接受人格培育和發掘聖召的處所。 88

這樣的安排，一方面對司鐸的日常生活有正面的影響，確保他有一個寧靜而穩定的

家居環境，尤其是當其父母仍然健在。另一方面，應該避免司鐸內心過分依賴這家庭關

係，以致受不良影響，無法全心專注職務，或以此家庭關係，排除——而非補足——與司

鐸團和教友團體的關係。

8a.  堂區主任

66. 堂區主任的職務涉及對人靈的全面照顧， 89 因此，必須是已領受司鐸聖秩的信友，

才可有效地被任命為堂區主任；90 即使在司鐸短缺的情況下，也絕不可能將此職務或相

關職能授予無司鐸聖秩者。正因為牧者與堂區之間的關係要求他認識和陪伴該團體，堂

區主任職務不可交託給任何法人。91 除了《天主教法典》517 條 1~2 項所預見的情況外，

尤其不得將堂區主任的職務委託給一個由聖職人員和平信友所組合的小組。因此，應避

85 參閱：《天主教法典》，第 275 條 1 項。
86 參閱：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論司鐸職務與生活》法令（1965 年 12 月 7 日），8：《宗座公報》
58（1966），1003。
87 參閱：《司鐸聖召的禮物──司鐸培育基本方案》，88。
88 參閱：教宗方濟各，致由聖職部主辦為慶祝梵二《司鐸之培養》和《司鐸職務與生活》法令頒布五十

周年會議與會者講話（2015 年 11 月 20 日）：《宗座公報》107（2015），1295。
89 參閱：《天主教法典》，第 150 條。
90 參閱：同上，第 521 條 1 項。
91 參閱：同上，第 520 條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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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使用儼然代表著集體領導堂區的稱謂，如：「領導小組」、「領導團隊」（「 team guida」，

「équipe guida」），或類似的稱謂。

67. 既身為「受託管理堂區的本有牧者」，92 堂區主任是堂區的『法定』（ ipso iure）代

表。93 他是負責堂區財產的管理者，而這些財產既是「教會財產」，應受相關的教律守

則所約束。94

68. 誠如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明確指出：「本堂司鐸在本堂區內，該享有其職務的穩定

性，這是人靈利益所要求的。」95 因此，一般原則上要求堂區主任的「任期應是無限期

的。」96

然而，假若主教團有頒行相關法令，教區主教可有限期地任命堂區主任。由於堂區

主任需要與所受託之團體建立有成效的連繫，主教團不宜制定太短——即少於五年——

的有限任期。

69. 無論如何，即便司鐸已「無限期」地獲委為堂區主任，或在「既定任期」屆滿之前，

「如為人靈之益處或教會之需要或利益」，97 仍應樂意其後被調任至另一堂區或擔任其

他職務。切記，是堂區主任為堂區服務，反之不然。

70. 通常來說，如可能，應讓一位堂區主任只負責一個堂區的牧靈工作，「但由於司鐸短

缺或其他情況，可將數個鄰近的堂區委託同一堂區主任管理」， 98 例如，「其他情況」

可包括地域狹小或人口稀少，以及相關堂區接壤毗鄰。若將數個堂區委託給同一位堂區

主任，教區主教應謹慎斟酌該司鐸能否擔任每個堂區的堂區主任，並完全及切實地履行

其職責。99

71. 一旦被任命，堂區主任便可完全行使交託給他的職能，並享有全部權利和負起全部責

任，直至其牧靈職務依法終止。100 若在任期結束前免除其職務或作出調任，則教會須遵

從相關的教律程序，分辨該如何適當地處理該具體個案。 101

92 同上，第 519 條。
93 參閱：同上，第 532 條。
94 參閱：同上，第 1257 條 1 項。
95 《主教在教會內牧靈職務》法令，31：《宗座公報》8（1965），689。
96 《天主教法典》，第 522 條。
97 同上，第 1748 條。
98 同上，第 526 條 1 項。
99 參閱：同上，第 152 條。
100 參閱：同上，第 538 條 1~2 項。
101 參閱：同上，第 1740~1752 條，同時考慮第 190~19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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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幾時因信友的裨益有其需要，即使沒有其他原因，凡年滿七十五歲的堂區主任，宜接

受教區主教要求其放棄堂區工作的邀請。 102 凡因年滿七十五歲而提出的辭呈， 103 如不

視為法定義務，仍應視為一項倫理義務，然而，辭呈本身並不自動使堂區主任喪失其職

務。唯獨在教區主教經書面通知該堂區主任，其辭職申請已獲接納，其職務才告終止。104

另一方面，即使堂區主任僅因年齡已滿七十五歲之故而提出辭職申請，主教也應善意地

考慮其辭呈。

73. 無論如何，為了避免純粹功能性地看待牧靈職務，教區主教在接受辭職申請之前，應

審慎地權衡人事與地點的所有情況，例如是否有健康或紀律上的原因、司鐸的短缺、堂

區團體的裨益，或其他相關的因素。然後，在有正當與相稱理由的情況下，他才能接受

辭呈。105

74. 在另一情況下，只要該司鐸的個人狀況容許，以及符合牧靈的需要，主教應考慮可否

讓他保留堂區主任的職務，甚至可以為其配一助手，以準備接任工作。再者，「根據實

際情況，主教可以把一個規模較小、職務較輕的堂區交託給已經辭職的堂區主任管理」
106，或按他的實際情況而委任他負責另一份牧靈工作，並且有需要時讓他明白，他不應

為這一種調職而感到「被降級」或「被懲罰」。

8b.  堂區署理

75. 假若無法即時任命堂區主任，堂區署理的指派，107 須根據教律的規定才得以落實。108

事實上，這主要是一項過渡性的職務，是在等待新堂區主任上任而行使的。因此，

若教區主教長時間地任命一位堂區署理，超過一年，甚或永久地留任，以避免任命一位

堂區主任，則此舉並不合法。

經驗證明，這做法經常被用來規避法典所指定的堂區主任職務的穩定原則，卻是違

反教律，並損及有關司鐸及團體的使命，因為堂區在未有牧者的不明確情況下，無法全

102 參閱：同上，第 538 條 3 項。
103 參閱：同上。
104 參閱：同上，第 189 條。
105 參閱：同上，第 189 條 2 項及《宗徒的繼承人》主教牧靈職務指南，212：《梵蒂岡手冊》（Enchiridion 
Vaticanum）22（2003~2004），2095。
106 《宗徒的繼承人》主教牧靈職務指南，212：《梵蒂岡手冊》（Enchiridion Vaticanum）22（2003~2004），
2095。
107 參閱：《天主教法典》，第 539~540 條。
108 尤見：同上，第 539 條、第 549 條、第 1747 條 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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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地釐定長遠的福傳計畫，就不得不局限於保持現狀的牧靈工作上。

8c.  共同負責

76. 作為另外一種可能，「如環境有需要時，一個堂區或數個堂區的牧靈工作，可委託給

數個司鐸『共同』負責」。109 按主教的判斷，當實際情況有需要時，便可採取此等措施，

尤其是為透過共同分擔牧靈工作而更有效地促進相關團體的裨益，並為推動司鐸彼此間

在共融上的神修。110

在這些情況下，這組司鐸，與各堂區團體的其他組成部分保持共融的同時，經共同

商議後行事。身為主任（il Moderatore）者，在其他同樣享有堂區主任身分的司鐸同儕中，

享有首席身分（primus inter pares）。

77. 本訓令鄭重建議，每組受託共同（ in solidum）負責一個或多個堂區的牧靈職務的司

鐸團體，釐定內部守則，使每位司鐸都能更完善地履行屬他權責下的任務和職能。 111

主任（il Moderatore）本有的責任，就是協調被委託予該組司鐸的堂區或數個堂區

的共同工作、在法律上代表該堂區或數個堂區、112 協調證婚權和法律賦予堂區主任的豁

免權的行使，113 以及就司鐸小組的所有活動向主教負責。114

8d.  堂區副主任

78. 作為對上述各種可能性的補充，仍有一種可能，即：可任命一名司鐸為堂區副主任，

負責牧靈工作的某特定範疇（青年、長者、病人、善會、協會、培育事工、教理講授等），

或是「跨越」不同堂區，或只在其中一個堂區協助該範疇全部牧靈職務或其中一部分。115

如任命一位堂區副主任負責多個由不同堂區主任管理的堂區，在其任命狀上，宜明

109 同上，《天主教法典》第 517 條 1 項；另參閱：《天主教法典》第 542~544 條。
110 參閱：同上，《天主教法典》第 517 條 1 項及《天主教法典》第 526 條 1 項。
111 參閱：同上，《天主教法典》第 543 條 1 項。
112 參閱：同上，《天主教法典》第 543 條 2 項 3°；在堂區被政府承認為法人的國家，他在民事上也擔當

該堂區或數個堂區的法定代表。
113 參閱：同上，《天主教法典》第 543 條 1 項。
114 參閱：同上，《天主教法典》第 517 條 1 項。
115 參閱：同上，《天主教法典》第 545 條 2 項；例如，一位具靈修經驗但健康不佳的司鐸被任命為五個

毗鄰的堂區為常設的聽告解司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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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指定其對每個堂區團體所負責之職務及細節，以及在有關住宿、生活費及舉行彌撒的

相關事宜上與各堂區主任應保持之關係。

8e.  執事

79. 執事是歸屬於一個教區或其他有權設立此聖秩的教會團體的聖職人員； 116 藉著他們

所領受的聖事，他們是主教和司鐸的合作者，在同一的福傳使命中肩負特定的任務，即

「在禮儀、聖道和愛德服務上，為天主子民服務。」 117

80. 為保障執事的身分，並為了推廣此項聖職，教宗方濟各首先對一些危及對執事職本質

之理解的思想作出警告：「我們務必小心，不要視執事為半司鐸、半平信徒。……同樣，

把執事想像為介於信友與牧者之間的一種人士，也不妥當。他們既不是半司鐸和半平信

徒，也不是半牧者和半信友。有兩種誘惑：其一是聖職專權的危險：過於聖職化的執

事。……；其二是功能主義：執事只是司鐸用於做這事或那事的一個助手。」 118

在同一篇講辭中，教宗繼而就（終身）執事在教會團體內的特定角色作出澄清：「執

事職是一項特定的聖召，家庭式服務的聖召。……『服務』一詞正是理解你們的神恩的

關鍵。服務是天主子民的特恩之一。可以說，執事是教會中服務的守護者。這裡每個字

都是有分量的。你們是教會中的服務——聖言服務，祭台服務，以及關顧窮人的服務——

的守護者。」119

81. 在歷史上，有關執事職的教會訓導曾經歷了重要的發展。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恢復

終身執事職的同時，也就此職務作出了一項教義上的澄清並擴展了這職務的範圍，不再

把執事職「局限於」愛德服務，或——按特倫多大公會議的定義——只保留此職務作為過

渡性的短暫職務，並且幾乎只局限於禮儀服務。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指明執事職乃聖

秩聖事中的一個等級，因此，執事「因聖事的聖寵受到強化，與主教及其司鐸團保持着

共融，為天主的子民作禮儀、講道及愛德上的服務。」 120

梵二後，對執事職的認定，再度以《教會憲章》作為基礎。執事職務漸漸更貼切地

被界定為對聖秩聖事的參與，雖然其參與程度有別於其他聖秩等級的程度。教宗保祿六

116 參閱：同上，《天主教法典》第 265 條。
117 參閱：同上，《天主教法典》第 1009 條 3 項。
118 教宗方濟各，〈與米蘭的司鐸和度獻身生活者會面時的講話〉（2017 年 3 月 25 日）：《宗座公報》

109（2017），376。
119 同上，376~377。
120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教會憲章》，29：《宗座公報》57（196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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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接見討論執事職的國際會議的出席者時，就曾再次強調，執事「在宣講天主聖言、主

持聖事，以及愛德工作上」121 為基督徒團體服務。另一方面，儘管在《宗徒大事錄》（宗

六 1~6）上，那七人看來好像只是為了餐桌服務而被揀選，但事實上，同一經書講述了斯

德望和斐理伯如何履行了「聖言服務」。因此，作為那十二位宗徒及保祿的合作者，那

七人在兩個領域行使其職務：福傳和愛德工作。

因此，可以委託給一位執事的教會任務有許多，包括所有不涉及全面關顧人靈的事

務。122 然而，縱使《天主教法典》釐定了那些職務是保留給司鐸的，以及那些是也能夠

委託給平信徒的，卻未有指明那些具體職務能夠展現出執事職的獨特性。

82. 無論如何，執事職的歷史告訴我們，它是在一個著眼於教會職務的背景下而建立，因

此，這職務為是聖言和愛德服務而設；後者也包括教會財產的管理。執事的雙重使命也

在禮儀中展現出來，他蒙召去宣講福音和為聖祭的餐桌服務。所提及的這些實例，可幫

助我們勾劃出執事的獨特職務，同時可促使執事聖職對其本有的職務加以重視。

8f.  度獻身生活者

83. 許多時候，在堂區團體內，有些人屬度獻身生活者。「事實上，獻身生活並不是地方

教會生活以外，與之無關的一個實體，而是地方教會內一種以徹底的福音精神為標記，

且擁有特殊恩賜的獨特存在方式。」123 再者，與聖職人員和平信徒一起融入團體之中的

度獻身生活者，「置身於教會的神恩幅度之內。（……）獻身生活團體的靈修，既可成

為平信徒的靈修，也可成為司鐸的靈修，作為他們活出自己本有聖召的一個重要資源。」

124

84. 度獻身生活者能夠為堂區團體的福傳使命所帶來的貢獻，首要來自他們的「所是」，

也就是藉宣發踐行福音勸諭的聖願而徹底跟隨基督的見證， 125 其次才在於他們的「所

為」，也就是他們按各團體的神恩而履行的工作（如：教理講授、愛德事工、培育事工、

121 保祿六世，〈向論執事職的國際會議的與會人士的講話〉（1965 年 10 月 25 日）：《執事職手冊》

（Enchiridion sul Diaconato）（2009）：147~148。
122 參閱：《天主教法典》第 150 條。
123 信理部，《教會重振朝氣》信函（2016 年 5 月 15 日），21：《梵蒂岡手冊》（Enchiridion Vaticanum）

32（2016），734。
124 同上，22：《梵蒂岡手冊》（Enchiridion Vaticanum）32（2016），738。
125 參閱：《天主教法典》第 573 條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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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牧靈、照顧病患等）。 126

8g.  平信徒

85. 堂區團體特別是由平信徒組成。127 他們憑藉聖洗聖事和基督徒入門禮的其他聖事，

以及他們當中許多人也領受了的婚配聖事，128 參與着教會的福傳事業，因為「平信徒的

基本聖召和使命就是使世俗現況和人類活動得到福音的轉化。」 129

平信徒有其專屬和特定的世俗特質，也就是「要在世俗事務中，照天主的計畫去安

排，而企求天主之國。」130 他們，以一種特別的方式，也「能自己感覺被徵召，或能被

徵召，與他們的牧人們共同服務教會團體，為教會團體的成長及生活而工作，每人按照

天主樂於給與他們的聖寵及特恩執行不同的職務。」 131

86. 今天，所有平信徒都被要求慷慨地投身於福傳使命。首先，整體而言，他們要在日常

生活中，在一般的生活環境和在不同層面的職責上，為福音作證；然後，特別是在堂區

中，他們負起與自己相稱的責任，為團體服務。132

8h. 分擔牧靈的其他方式

87. 如《天主教法典》第 517 條 2 項所示，假若主教由於司鐸短缺而不能任命一位全職工

作的牧者或堂區署理，主教還有另一種方式為一個團體提供牧靈服務。在這種困難的牧

靈情況下，為了維持該團體的基督信仰生活並確保該團體的福傳使命得以持續，教區主

教可委託一位執事、一位度獻身生活者或一位平信徒，甚或一組人（例如：一個修會團

體、一個善會）參與堂區的牧靈工作。133

126 參閱：獻身生活團及使徒生活會部——主教部《主教與修會會士彼此間應有的關係》（1978 年 5 月 14

日），10；14 （a）：《梵蒂岡手冊》（Enchiridion Vaticanum）6（1977~1979），604~605; 617~620；

也參閱：《宗徒的繼承人》主教牧靈職務指南，98：《梵蒂岡手冊》（Enchiridion Vaticanum）22（2003~2004），

1803~1804。
127 參閱：《福音的喜樂》宗座勸諭，102：《宗座公報》105（2013），1062~1063。
128 參閱：《基督信友平信徒》宗座勸諭，23：《宗座公報》81（1989），429。
129 《福音的喜樂》宗座勸諭，201：《宗座公報》105（2013），1104。
130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教會憲章》，31：《宗座公報》57（1965），37。
131 保祿六世，《在新世界中傳福音》勸諭（1975 年 12 月 8 日），73：《宗座公報》68（1976），61。
132 參閱：《福音的喜樂》宗座勸諭，81：《宗座公報》105（2013），1053~1054。
133 參閱：《天主教法典》第 517 條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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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受委託參與堂區牧靈工作者，將由一位司鐸來協調和指導。該司鐸擔任「牧靈主任」

（Moderatore della cura pastorale），享有合法權力。他雖不是堂區主任，卻享有堂區主

任的一切權力和職能，以及相關的義務和權利。

值得謹記，這委託牧靈工作的特殊方式，是基於無法委任一位堂區主任或堂區署

理，不應將之混淆為全體信友有如正規地與司鐸積極合作和承擔牧靈上的職責。

89. 為使採取這種特殊措施時有成果，必須充分地準備天主子民，且務須注意，不是無限

期地，而只在有需要時才採用這方法。134 為正確地理解及執行法典的相關條文，有關規

定「只在嚴格地遵守符合其指定的條件下才可應用，即：a) 『由於司鐸缺少』，而不是

基於方便，或基於一種曖昧的『平信徒的提昇』……；b) 是『分擔牧靈工作』，而不是

指揮、協調、督導或管理堂區；根據法典條文，這幾方面屬司鐸的權限。」 135

90. 為有成果地按照《天主教法典》第 517 條 2 項作牧靈上的委託，136 必須遵守一些準

則。首先，由於這是一項非常規且暫時性的牧靈解決辦法，137 容許採取此辦法的唯一合

法理由是司鐸短缺，以致無法任命一位堂區主任或堂區署理來負責堂區團體的牧靈工

作。此外，就這種形式的牧靈管理而言，應優先選用一位或多位執事，然後才考慮度獻

身生活者及平信徒。138

91. 無論如何，按上述方式安排的牧靈活動的協調權屬於由教區主教指定為主任

（Moderatore）的那位司鐸；唯獨這位司鐸擁有專屬於堂區主任的職權和代行權

134 參閱：《宗徒的繼承人》主教牧靈職務指南，215，（c）：《梵蒂岡手冊》（Enchiridion Vaticanum）

22（2003~2004），2105。
135 聖職部，《有關非晉秩信友協助司鐸聖職的某些問題》教廷八部會聯合訓令（1997 年 8 月 15 日），

第四節 1 項甲~乙：《宗座公報》89（1997），866~867；另參閱：《宗徒的繼承人》主教牧靈職務指南，

215，（c）：《梵蒂岡手冊》（Enchiridion Vaticanum）22（2003~2004），2105。在國家法律適用時，

則不論是按教會法還是民法，這位司鐸也是堂區的法律代表。
136 教區主教在採用《天主教法典》第 517 條 2 項所容許的方法之前，需要先審慎地評估另類選擇是否可

行，如任命仍能夠工作的年長司鐸擔任該職務、把數個堂區委託給同一位堂區主任，或把數個堂區委託

給一組司鐸共同負責（ in solidum）。
137 參閱：《有關非晉秩信友協助司鐸聖職的某些問題》教廷八部會聯合訓令（1997 年 8 月 15 日），第

四節 1 項乙：《宗座公報》89（1997），866~867，及聖職部，《司鐸：牧者及堂區團體的領袖》訓令（Istruzione 

- Il presbitero, pastore e guida della comunità parrocchiale）（2002年 8月 4日），23及 25，這特別是一

個「就堂區牧靈關懷的行使權的暫時性（ad tempus）合作」的問題，參閱：23：《梵蒂岡手冊》（Enchiridion 

Vaticanum）21（2002），834~836。
138 參閱：《司鐸：牧者及堂區團體的領袖》（ Istruzione - Il presbitero, pastore e guida della comunità 

parrocchiale），25：《梵蒂岡手冊》（Enchiridion Vaticanum）21（2002），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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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oltà）；至於其他信友，則可「參與堂區的牧靈工作」。 139

92. 無論是執事或是其他未領受聖秩的人，在參與堂區的牧靈工作時，只能履行那些相稱

於其執事或平信徒身分的職能，藉此遵循「已領受聖秩者與平信徒之間在恩賜及職能上

的多元化和互補的原始性質，即教會按天主意願而定的有機架構的兩個屬性。」 140

93. 最後，本訓令鄭重建議主教，在任命一位司鐸為牧靈關懷主任（Moderatore）的任命

狀中——至少扼要地——解釋為一個或多個堂區團體採用這種牧靈特殊方式的原因，以及

該位負責此職務的司鐸行使職權的各種方式。

9. 堂區任務與職務

94. 每個善心的人，縱使是未受洗的人，都可偶爾在堂區的日常活動中提供幫助。除此之

外，信友可按時間的長短，在堂區團體中負起某些固定的任務，例如：教理導師、祭台

服務員、在團體和善會中擔任導師的人、負責慈善愛德事工的人士、那些投身於不同類

型的諮詢或聆聽中心的人士，和那些探訪病患的人士等。

95. 對於那些參與堂區牧靈工作的執事、度獻身生活者及平信徒，在每次委派其任務時，

需要運用能正確的術語來表達各人按其身分所能行使之職能，以便清楚地區分普通司祭

職和公務司祭職，並讓各人所領受之職責的性質更為彰顯出來。

96. 按這種意義，首先，教區主教和堂區主任（在其權限內）有責任避免稱呼那些在堂區

中負起任務的執事、度獻身生活者及平信徒為「堂區主任」、「堂區共同主任」（co-pastor）、

「牧人」（pastore）、「專職司鐸」（cappellano）、「主任」（moderatore）、「協調

人」（coordinatore）、「堂區負責人」（responsabile parrocchiale）或其他類似的稱呼。
141 根據《天主教法典》，這些稱呼只保留給司鐸，142 因為他們與公務司祭職直接相關。

139 《天主教法典》第 517 條 2 項。
140 《司鐸：牧者及堂區團體的領袖》（ Istruzione - Il presbitero, pastore e guida della comunità  

parrocchiale），23：《梵蒂岡手冊》（Enchiridion Vaticanum）21（2002），834。
141 參閱：《有關非晉秩信友協助司鐸聖職的某些問題》教廷八部會聯合訓令（1997 年 8 月 15 日），第

1 節 3 項：《宗座公報》89（1997），863。
142《司鐸：牧者及堂區團體的領袖》（Istruzione - Il presbitero, pastore e guida della comunità parrocchiale），

23：《梵蒂岡手冊》（Enchiridion Vaticanum）21（2002），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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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論及上述的平信徒和執事時，採用「獲委託負責一個堂區的牧靈工作」、「主持

堂區團體」，以及其他類似的說法，也是不合法的，並且也不符合他們的聖召身分；那

些說法涉及司鐸職務之獨特性，只適用於堂區主任。

更合適的用語似乎是，例如，可稱執事為「執事同工」，以及稱度獻身生活者和平

信徒為「牧靈協調人」、「牧靈同工」、「牧靈助理」和「牧靈（某一範疇）的負責人」。

97. 根據《天主教法典》第 230 條 1 項，平信徒依法並按適當的儀式，可擢升為固定的讀

經員和輔祭員。非晉秩信友，唯獨在得到主管當局 143的指派，方可以「非常務服務人員」

之名暫代執行《天主教法典》第 230 條 3 項以及第 943 條中所規定的職能。《天主教法

典》第 230 條 2 項提及的禮儀行為的臨時指派，即使是持續一段時間，也不賦予非晉秩

信友任何特別的職稱。144

此等平信徒必須保持與天主教會圓滿的共融，145 對奉召履行之職務，已接受適當

培育，並且在個人和牧靈表現上堪當模範，使他們能有權威地履行服務。

98. 除了以固定方式設立的讀經員與輔祭員之外，146 主教按其明智的判斷，可正式地把

一些任務147 委託給執事、度獻身生活者和平信徒，讓他們在堂區主任的指導下服務，並

向堂區主任負責。這些任務包括：

1° 當信友「因缺乏聖職人員或因其他重大原因，不能參與感恩祭時」，148

在主日和當守的法定節日，為他們主持聖道禮儀。這是例外情況，只適用

於真正無法以一般形式舉行感恩祭的情況；而且幾時有執事在場，總要是

把這些禮儀交託給他們；

2° 施行洗禮，但應謹記「洗禮的職權施行人是主教、司鐸、和執事」，149而且

《天主教法典》第 861 條 2 項的情況只屬例外；這些情況應由教區教長酌

情決定；

143 《宗徒的繼承人》主教牧靈職務指南，112：《梵蒂岡手冊》（Enchiridion Vaticanum）22（2003~2004），

1843。
144 應謹記，除了讀經職（ministero del lettorato）外，教區主教在諮詢主教團後，按相關教會法規定，可

暫時委託信友——不論男女——的各種禮儀職能之中，也包括服務祭台（servizio all’altare）；參閱：宗

座法律委員會，〈答覆〉（Riposta）（1992 年 7 月 11 日），《宗座公報》86（1994），541；禮儀及聖

事部，〈通函〉（Lettera circolare）（1994 年 3 月 15 日），《宗座公報》86（1994），541~542。
145 參閱：《天主教法典》，第 205 條。
146 參閱：同上，第 230 條 1 項。
147 主教在把上述任務交託給執事或平信徒的文件中，應清楚指明他們獲授權去履行的職能及時限。
148 《天主教法典》，第 1248 條 2 項。
149 同上，第 861 條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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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基督徒殯葬禮》（Ordo exsequiarum）的〈導言〉（Praenotanda）的

第 19 項規定，主持殯葬禮。

99. 信友可「按主教團的規定」，150 並「在符合教律或禮規及遵守它們所載的「細則」

的情況下」，151 視乎環境、需要，或某個別場合，在教堂或聖堂中講道。然而，信友無

論如何也不能在感恩祭中負責講經。152

100. 再者，「在缺少司鐸與執事的地區，教區主教獲得主教團的贊同和聖座的許可後，

得委任平信徒證婚。」153

10. 教會內共負責任的組織

10a.  堂區經濟委員會

101. 管理每個堂區在不同程度上可運用的財產，相對教會和相對公民社會而言，都是

福傳和為福音作見證的一個重要範疇。正如教宗方濟各曾說過：「我們擁有的一切財富，

都是上主為使世界繼續進步、為使人類繼續進步、為使人守望相助，而給予我們的。」154

因此，堂區主任不能，也不應單獨負起這任務，155 而要有合作者，尤其滿懷福傳熱忱和

傳教精神的人士，來協助他管理教會的財產。156

102. 職是之故，每個堂區必須設立經濟委員會，作為一個諮詢性組織，以堂區主任為

主席，並由至少另外三位信友組成；157 為使這委員會可被視為具有「集體」的性質，三

150 同上，第 766 條。
151 《有關非晉秩信友協助司鐸聖職的某些問題》教廷八部會聯合訓令（1997 年 8 月 15 日），第 3 節 4

項：《宗座公報》89（1997），865。
152 參閱：《天主教法典》，第 767 條 1 項；《有關非晉秩信友協助司鐸聖職的某些問題》教廷八部會聯

合訓令（1997 年 8 月 15 日），第 3 節 1 項：《宗座公報》89（1997），864。
153 《天主教法典》，第 1112 條 1 項；參閱：若望保祿二世，《善牧》宗座憲章（Costituzione apostolica 

Pastor Bonus）（1998 年 6 月 28 日），63：《宗座公報》80（1988），876，論禮儀及聖事部之權限。
154 教宗方濟各，〈在聖瑪爾大之家的講道〉（2013 年 10 月 21 日）：《羅馬觀察報》242（2013 年 10

月 21 日），8。
155 參閱：《天主教法典》，第 537 條及 1280 條。
156 根據《天主教法典》第 532 條，負責堂區財產的是堂區主任，即使在管理它們時，他必須借助平信徒

專業人士。
157 參閱：《天主教法典》，第 115 條 2 項，及相近的第 492 條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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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這數目是至少的；值得謹記，堂區主任並不包括在經濟委員會的成員之內，但他是主

席。

103. 在教區主教沒有給予具體守則的情況下，堂區主任可按堂區規模的大小來決定委

員會成員的人數，以及委員應否由他提名，抑或由堂區團體選出。

此委員會的成員，不一定隸屬該堂區，但必須具有良好信譽，並精於處理財經和法

律事務，158 從而勝任提供有成效和稱職的服務，而不至於使委員會只是形同虛設。

104. 最後，除非教區主教經過適當考慮而另有規定，只要行事審慎並遵守相關的民

法，有需要時，同一個人可成為多個堂區的經濟委員會的成員。

105. 教區主教頒布的相關守則，應考慮各堂區的獨特狀況，例如，那些收入特別微薄

的堂區，或隸屬牧靈單位的堂區。159

106. 在堂區團體内部，經濟委員會於促進共負責任的文化、行政透明度和支援教會的

需要等方面，能夠扮演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特別是，透明度不應僅被理解為形式上呈

遞數據，而是給團體提供它應享有的資訊和讓它有創意地參與其事的良機。對教會的公

信力來說，這是不可或缺的行事方式（modus agendi），尤其是在教會要管理可觀財產的

情況下。

107. 通常來說，透過公布年報，詳細列出各項收支，以及事前必定向教區教長呈交該

報告，160 行政透明的目的便可達到。如此，這些財產既然屬於堂區，而不是屬於作為財

產管理者的堂區主任，整個團體便能知悉這些財產是如何管理、堂區的經濟狀況如何，

以及那些是堂區能有效地動用的資源。

10b.  堂區牧靈委員會

108. 按現行教律的規定，161 教區主教可斟酌是否在各堂區設立牧靈委員會，但在通

常情況下，成立該委員會是獲大力推薦的；正如教宗方濟各曾說過：「我們多麼需要牧

158 參閱：同上，第 537 條，及《宗徒的繼承人》主教牧靈職務指南，210：《梵蒂岡手冊》（Enchiridion 

Vaticanum）22（2003~2004），2087。
159 參閱：《天主教法典》，第 517 及 526 條。
160 參閱：同上，第 1287 條 1 項。
161 參閱：同上，第 536 條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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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委員會！沒有牧靈委員會，主教便不能好好地領導一個教區。沒有牧靈委員會，堂區

主任也不能領導一個堂區。」162

然而，教律的規定也有其彈性，容許按具體情況，作出合宜的適應，例如，在多個

堂區被委託給同一位堂區主任，或有牧靈單位存在的情況下，可為數個堂區單獨設立一

個牧靈委員會。

109. 牧靈委員會的神學意義根源於教會的結構本質，即根源於教會作為「基督奧體」；

「共融靈修」由此而生。事實上，在教會內，神恩和職務的多元化是根源於信友加入了

基督奧體，也來自聖神的恩賜還多元化總不可被渾然一體，甚至變成「整齊劃一，要求

凡事千篇一律，人人都有同一思維。」 163 反之，憑藉從洗禮所分擔的司祭職， 164 每位

信友都有責任去建構整個奧體，而同時，整個天主子民，各司其職，共負責任地參與教

會的使命，亦即在歷史中辨認出天主的臨在，並成為祂國度的見證人。 165

110. 牧靈委員會毫不是一個純粹的官僚組織：它不僅凸顯而且落實天主子民作為福傳

使命的行動者和主角的核心身分。這身分是來自每位信友透過聖洗和堅振聖事所領受的

聖神恩賜：「第一步，就是藉洗禮得以重生，進入天主性的生命；然後，行為在表現上

要像天主子女，也就是要肖似在聖教會內一直運作和讓信友參與祂在世使命的基督。聖

神的傅油也是為此：『若非聖神助祐，世人一無所有』（參閱：五旬節繼抒詠）。……

正如耶穌的整個生命是由聖神所推動，教會的生命和她每個成員的生命，也都是受同一

位聖神所引領。」166

在這深層次觀念的光照下，我們應謹記聖保祿六世的話：「牧靈委員會的職責是要

研究、檢視關於牧靈活動的一切，從而提出可行的結論，為促進天主子民的生活和行動

與福音相符」，167 正如教宗方濟各曾提及，這委員會的「主要目標不應是組織教會，而

應是激發傳教的切願，以圖接觸每一個人。」168

162 教宗方濟各，〈在亞西西與聖職人員、度獻身生活者和牧靈委員會成員會面時的講話〉（2013 年 10

月 4 日）：《訓導》（Insegnamenti）I/2（2013），328。
163 同樣，〈五旬節彌撒講道〉，2017 年 6 月 4 日：《宗座公報》109（2017），711。
164 參閱：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教會憲章》，10：《宗座公報》57（1965），14。
165 參閱：聖職部，《牧靈委員會》通函（Lettera circolare Omnes christifideles）（1973 年 1 月 25 日），

4 及 9；：《梵蒂岡手冊》（Enchiridion Vaticanum）4（1971~1973），1199~1201 及 1207~1209；《基督

信友平信徒》宗座勸諭，27：《宗座公報》81（1989），440~441。
166 教宗方濟各，〈週三公開接見〉（2018 年 5 月 23 日）。
167 保祿六世自動手諭《聖的教會》法令（1966 年 8 月 6 日），I，16，第一項：《宗座公報》58（1966），

766；參閱：《天主教法典》，第 511 條。
168 《福音的喜樂》宗座勸諭，31：《宗座公報》105（2013），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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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牧靈委員會是個諮詢組織，在其組織架構、揀選委員的方式、宗旨，以及運作模

式上，受教區主教釐定的守則約束。169 無論如何，為避免扭曲這委員會的性質，宜避免

稱之為「小組」，或「團隊」，意即：採用不合適的術語來表達堂區主任與其他信友之

間在教會和教律角度上的關係。

112. 根據教區的相關守則，牧靈委員會需要有成效地代表整個（堂區）團體的不同組

成部分（司鐸、執事、度獻身生活者及平信徒）。這委員會構成一個特定的環境，讓信

友能夠行使他們的權利和義務，就有關堂區團體的福祉，向牧者們表達他們的見解，並

將之也傳達給其他信友。170

因此，堂區牧靈委員會的主要職能，在於對堂區在牧靈和愛德工作的可行計畫，進

行研究，並與教區的發展保持一致。

113. 堂區牧靈委員會「只享有諮詢權」，171 意思是其提案開始落實之前，必須先獲

堂區主任同意採納。同時，堂區主任應認真考慮牧靈委員會的意見，尤其是在共同分辨

的過程中，全體一致表達的意見。

為使牧靈委員會的服務能有裨益且有成效，必須避免兩個極端：一方面，堂區主任

只向牧靈委員會轉達他已經作了的決定，或事前不提供應有的資訊，或甚少，而且僅形

式上召開會議；另一方面，堂區主任僅是牧靈委員會的成員之一，而事實上卻被剝奪了

身為牧者和團體領導的角色。172

114. 最後，牧靈委員會應盡可能由那些在堂區牧靈生活中實際上負起責任，或具體地

投入牧靈生活的人士組成，以免委員會的會議變成抽象的思想交流，而不考慮團體的實

際生活、其資源為何、其面對的難題又是如何。

10c. 在牧靈上共負責任的其他方式

115. 在無法把一個信友團體成立為一個堂區或準堂區的情況下，173 教區主教在諮詢

司鐸諮議會之後， 174 可以用另一種方式為其提供牧靈服務， 175 例如，可斟酌能否成立

169 參閱：《天主教法典》，第 536 條 2 項。
170 參閱：同上，第 212 條 3 項。
171 同上，第 536 條 2 項。
172 參閱：《司鐸：牧者及堂區團體的領袖》（ Istruzione - Il presbitero, pastore e guida della comunità 

parrocchiale），26：《梵蒂岡手冊》（Enchiridion Vaticanum）21（2002），843。
173 參閱：《天主教法典》，第 516 條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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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傳教站」並附屬當地堂區主任的牧靈中心，以促進福傳和愛德事工。在這些情況

下，要為這牧靈中心設一間合適的教堂或聖堂， 176 並為其活動釐定可供參考的教區守

則，以協調其活動，使之補充堂區的活動。

116. 此類中心——在一些教區稱之為「服務中心」（diaconie）——盡可能交託予一

位堂區副主任，或甚以特定方式，交託予一位或多位終身執事及他們的家人，在堂區主

任的督導下，管理這些中心。

117. 這些中心可成為傳教的哨站和人與人之間彼此關懷的工具，尤其在地域廣闊的堂

區為然。那些中心應確保有祈禱和朝拜聖體的時間，以及教理講授及其他為信友的裨益

而設的活動，特別是那些為窮人、有需要者，以及照顧病人而設的愛德事工，並可為此

招募度獻身生活者和平信徒，甚至每位善心的人，來一起合作。

牧靈中心的負責人有責任盡力確保由堂區主任和其他司鐸盡量常常舉行聖事，尤其

是彌撒及和好聖事。

11.  聖事獻儀

118. 另一個與堂區生活及其福傳使命相連的議題，就是為求獻彌撒而給予主祭司鐸的

獻儀，以及為舉行其他聖事而給予堂區的獻儀。177 這些獻儀，按其本質，應是奉獻者自

願給予，而且是取決於其良知和對教會的責任感，但不可視之為「應付的代價」或「應

課的稅款」，彷彿是一種「聖事稅」。事實上，「信徒為其意向獻彌撒，不但為教會有

益，且因此奉獻得參與教會照顧聖職人員生活及教會之事工。」178

119. 按此理解，提昇信友在這方面的意識培育十分重要，好使他們樂意為堂區的種種

需要作貢獻。堂區畢竟是「他們的家」，他們學會照顧堂區的需要是一件好事，尤其在

那些彌撒獻儀仍然是司鐸生活費及福傳資源唯一來源的國家。

174 參閱：同上，第 515 條 2 項。
175 參閱：同上，第 516 條 2 項。
176 參閱：同上，第 1214 條；第 1223 及 1225 條。
177 參閱：同上，第 848 條及第 1264 條 2°，以及第 945~958 條，和聖職部，《彌撒獻儀》法令（Mos iugiter）

（1991年 2月 22日），由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依特別方式（ in forma specifica）核准：《梵蒂岡手冊》（Enchiridion 

Vaticanum）13（1991~1993），6~28。
178 《天主教法典》，第 94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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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無論是在個人層面上度簡樸而有節制的生活，或是在堂區財務管理上有透明度，

司鐸們在使用金錢上越樹立「有德行」的善表，上述意識便越有效。財產的運用不是為

配合堂區主任或一小撮人的「計畫」——或許是好的但流於空泛的計畫；反之，應恰如

其分地為了信友們的實際需要，尤其是為那些最貧困的和最有需要的人士。

121. 無論如何，「關於彌撒獻儀，任何形式的買賣或商業性的行為，即使只是表面形

象，也絕對禁止」，179 因為（法典）「誠懇地奉勸司鐸們，即使不收任何獻儀，仍應按

信徒的意向，尤其是窮苦者的意向，獻彌撒。」180

為達此目的，做法之一是以不具名字的方式收集獻儀，這樣，讓每個人都可自願地

按自己的能力，或以各人認為合理的金額來作奉獻，而不會感到被強迫或要符合既定的

期望，或是要按一個定價來付費。

結論

122. 透過重溫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教會學和借助近年來教會的訓導，以及考慮到

已經歷鉅變的社會和文化背景，本訓令按傳教的意義，聚焦於堂區的更新。

為使人能與基督相遇和與祂建立有活力的關係，並與基督信仰中的弟兄姊妹們相遇

和建立有活力的關係，堂區仍舊是不可或缺的制度。然而，堂區也同樣要不斷地面對當

下文化及人羣生活的改變，好能有創意地探索新的途徑和方法和工具，讓堂區能達致其

最基本的任務，亦即成為福傳動力的中心。

123. 因此，牧靈行動需要跨越堂區按地域所定的界限，使教會團體的共融，透過不同

職務和神恩的通力合作，能更清晰地綻放光芒，並使堂區把自身建構成一種「全體牧靈」

行動，為造就教區及其使命。

這種牧靈行動，旨在透過司鐸、執事、度獻身生活者及平信徒之間，以及在同一大、

小地區的不同堂區團體之間有成效和有活力的合作，嘗試找出與福傳有關連的問題、困

難和挑戰，並整合各種適切的途徑、工具、提案和方式來面對這一切。這類共同傳教計

畫可在彼此毗鄰的地域及彼此近似的社會脈絡中詳細安排和推行，亦即在毗鄰或有相同

社會文化條件的團體中推行，或在彼此有類似牧靈範疇的團體當中推行，例如：一些教

區按需要並已進行的對青少年、大學和職業訓練事工上的協調。

179 同上，第 947 條。
180 同上，第 945 條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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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全體牧靈，除了協調各種牧靈活動和彼此能夠聯繫和合作的架構以外，還要

求全體已受洗信友的貢獻。正如教宗方濟各所言：「當我們談及『大衆』時，我們不是

指社會或教會的組織架構，而是指全部不是獨個兒走路的人士，即一個包羅所有人，彼

此緊密地聯繫、服事所有人的團體。」181

這樣，要求有長遠歷史的堂區制度不自我束縛，以致停滯不前，或在牧靈上墨守成

規，反之，要它把「外展的動力」發揮出來，透過不同堂區團體之間的合作，以及聖職

人員和平信徒之間更強化的共融，使堂區制度更有效地面對福傳使命。這使命是全體天

主子民的任務。他們作為「天主的大家庭」，在歷史上向前邁進，彼此同心協力，使整

個教會團體得以成長。

因此，本份文件，除了證明這類更新的迫切性之外，也提供了一種應用教律守則的

方法，以釐訂牧者和平信徒在行事上的可能性、限制、權利和義務，從而使堂區重新發

掘，它本身是一個福音宣講和慶祝感恩祭的基本地點、一個活出兄弟情誼和愛德善行的

場所，使基督徒的見證得以向世界發放光芒。換言之，堂區「必須繼續成為一個有創意、

可作為依據點、富母性慈懷的地方。在那裡，創新的能力能得以落實；當一個堂區能這

樣發展下去時，我所稱的『外展的堂區』便可得以實現。」 182

124. 教宗方濟各邀請我們呼求「瑪利亞——福傳之母」，好使「童貞瑪利亞幫助我們，

在這有迫切性地再宣揚福音的時代，對這使命說『是』，使我們能以已復活者的一般新

熱忱，把戰勝死亡的生命福音帶給所有的人；願聖母為我們代禱，使我們能獲得神聖的

勇氣，敢於探索新的途徑，使救贖之恩得以惠及眾人。」 183

2020 年 6 月 27 日，聖父批准聖職部此份文件。

羅馬，2020 年 6 月 29 日，聖伯多祿及聖保祿節日

✠Beniamino Card. Stella 

Prefetto
部長

雅明．斯泰拉樞機

斯特拉樞機

181 教宗方濟各，世界主教會議後《生活的基督》宗座勸諭（2019 年 3 月 25 日），231，梵蒂岡，2019。
182 同上，〈與波蘭主教團的會面〉，克拉科夫（2016 年 7 月 27 日）：《宗座公報》108（2016），893。
183 同上，2017 年《世界傳教節文告》（2017 年 6 月 4 日），10：《宗座公報》109（2017），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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